


































































































而 且 颇 多 是 他 的 授
业门生。再如光绪二
十六年（1900 年），湖
北 首 批 官 费 留 学 生
离鄂，张之洞亲自到
轮船上送行，对学生
频频答礼。提督张彪
后至，屈膝请安，张
之洞却口衔烟杆，视若无睹。这些姿态，
虽有做作嫌疑，却能客观上造成对教育
的敬重，乃至敬畏。有时候，教育本身的
确需要被信仰。
在中国，学制的影响从来不仅限于
教育领域，而是会延伸到方方面面。改革
的理念越新，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与既
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冲突。须知在晚
清，科举的地位仍然极其显赫。据钱实甫
先生所编《清代职官年表》可知，有清一
代，汉人要想入仕升官，是否在科举考试
中获得功名，功名的含金量高低，实乃决
定性的因素。新学制虽然建立了起来，但
如果科举仍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必
定仍被边缘。因此，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
年（1903 年）二月，与直隶总督袁世凯、
两广总督周馥、湖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
上奏，请求从次年开始，逐步减少科举中
试名额，以期在九年后彻底停止。其实，
张之洞本人显然就是科举的受益者，他
正是因为在 26 岁那年考中探花，才能沿
着既有的高官培养路径一路青云直上，
年方不惑即为巡抚，刚过五十就做上了
总督，但是为了公益，他却能毅然斩断自
己的来路，须知这样做，不仅要承认巨大
压力，而且对他的个人利益有损无益，个
中见识可佩，勇气更是可嘉。
立新体制
在入仕的体制上，张之洞的主张还
有破有立，很妥当地安排了其间的过度
和更迭。在他的倡导下，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十一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各
学堂奖励章程》。该章程很明细地规定了
按毕业学堂的级别和毕业考试的等级，
授予学生相应的功
名以及任官资格。例
如在最高一级的通
儒院毕业后，可等同
于散馆后的翰林，获
得优先出任中级官
员的资格。最低一级
的高等小学堂毕业
生，也可获得生员
（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功名，并按政策享
受国家补助。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对接设
置得相当完善，这样既切实推进了改革，
又有效地避免了动荡和不安。
学制、功名体制的更改相互配套，同
步推进，借助体制的力量，中学和西学在
教学内容中各得其所，“中体西用”的观
念，自然得到了切实的普及和接受。从此
以后，中国的读书人研习西学，不但名正
言顺，而且再无生计和社会地位上的后
顾之忧，不用再像早年的严复那样，虽是
西学泰斗，却一直相当边缘，甚至还要在
乡试中屡败屡战。
就此而言，张之洞之于中国的教育
改革，不仅是思想者，还是践行者。也许
也只有像他那样，将两者良好结合，方是
改革的首选上策。
（作者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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